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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福建莆田藏书家郑寅将藏书分为经、史、子、
艺、方技、文、类书七类，宋末元初藏书家庄肃将藏书分
为甲乙十门。明代藏书家茅元仪的藏书分为经学、史
学、文学、说学、小学、兵学、类学、数学、外学、世学十
部。学者陆深将藏书分为十三类：《十三经》第一，理性
第二，史第三，古书第四，诸子第五，文集第六，诗集第
七，类书第八，杂史第九，诸志第十，韵书第十一，小学、
医药第十二，杂流第十三。陆深的分类法最为特殊的就
是将小学和医药类书籍归为一类，他认为“不幼教者不
懋成，不早医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明代著名藏书家晁
瑮将他的藏书分为三十三类，据《四库提要》介绍，他的
藏书“以‘御制’为首，上卷分总经、五经、四书、性理、
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二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
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
书、阴阳、医书、农谱、艺圃、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
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1]207同时，晁瑮对藏书注明版
本，对书籍版刻源流的考证大有裨益。另一藏书家孙楼
将藏书分为“一经，二史，三诸子，四文集，五诗集，六类
书，七理学书，八国朝杂记，九小说家，十志书，十一字
学书，十二医书，十三刑家，十四兵家，十五方技，十六
禅学，而道书附之，十七词林书。又特录制书类，而附以
试录墨卷”，总共十八类[1]215。
从上面列举的藏书分类可以看出，藏书家分类注重
于自身的实践，具有较好的实用性。从目录学体系来说，
私家藏书的分类突破了四部分类法的苑囿，在图书分类
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
二、藏书的保护
书籍的保护是藏书至关重要的一步。古代藏书家在
获得书籍时一般都会加以装帧，使书籍经久耐用，并且
起到防霉防蛀的作用。宋代著名藏书家王钦臣的藏书
“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
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人及子弟观
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
不得见也”[1]18。他的藏书都经过重新装帧，使书籍更为
精美，故“世称善本”。同时期的藏书家赵元考藏书用
“澄心堂纸”书写，光洁如玉，此外还用寒食面与腊月雪
水混合粘连书页，不仅粘合牢固，还能有效防止虫蛀。清
代藏书家陆烜将书籍用雌黄进行处理，书籍的颜色经久
不渝，不仅使书籍经久耐用，也起到了防蛀的作用。用
雌黄熏染是书籍防蛀的一种重要方法，在《齐民要术》中
就有记载。
古代书籍纸质是没有经过深加工处理的纤维纸，又
多以糨糊粘连，使用日久或者使用不当就会发生霉变，
导致书籍损毁。因此，古人常晒书来保护书籍的书质。北
宋著名史学家、藏书家司马光“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
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暴其
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1]24。书脑就是书页粘连处，
酱黏用久了会变质松动，上伏及重阳节时期的阳光比较
柔和，是晒书的理想时节。历代藏书家也大多采取类似
的做法，晒书护书。明代著名藏书家黄居中、黄虞稷“千
顷斋”藏书“夏必暴，蠹必简”，因此藏书得以历经久远而
能较好地保存。
诚然，靠精美装帧、晒书等技术性或常规性方法可
以使藏书保藏于一时，但真正要“世代永保”还必须要有
更健全的办法。历代私家藏书由于社会变革、自然灾害、
家庭变故等原因，藏书极易流散损毁，而家庭变故造成
藏书流散的情况占绝大多数，“祖父遗书，子孙攘夺，往
往各私扃钥，不容互观。钜册不能分者，甚至各据其半，
其后卒不能为延津之合”[1]30,最终导致藏书散佚、损毁，
甚至因此失传。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十分兴盛，而真正做
到“世代永保”的只有范钦“天一阁”藏书、常熟瞿氏“铁
琴铜剑楼”藏书等数家，而以天一阁藏书最为典型。天一
阁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范钦的藏书楼，藏书保藏至今，除
部分损坏和被列强盗取外，大部分保存完好。其能如此，
除建阁的科学性之外，严谨的保藏制度发挥最主要的作
用。“阁构于月湖之西，宅之东，墙圃周回，林木荫翳。阁
前略有池石，与闤阓相远。宽闲静閟，不使持烟火者入其
中，其能久一也。司马殁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相约为
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
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
领亲友入阁及擅自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
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
所以能久二也。”[1]186家族祭祀在古代宗法制社会占有重
要的地位，关系一家的生存荣誉，范氏藏书保藏制度与
此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和严密性。天
一阁中虽然也放置芸叶、石英等使书柜干燥不蚀，但若
无这样严密可行的保藏管理制度，恐怕和其他大多数藏
书楼一样难免楼毁书散，甚至如陆心源“皕宋楼”藏书那
样尽为倭人捆载而去。
三、藏书的利用
私家藏书并非世人普遍认为的“藏而不用”，而是
因为书之难得与珍贵而不轻易拿出使用。古代藏书家
对于藏书的利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阅读，另一个
是刊刻流传。古代藏书家因读书而藏书，是知书读书的
杰出代表。许多藏书家即使“年耆目眊”，但仍“读书不
辍”，沉湎于宋版书、自称“佞宋主人”的著名藏书家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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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烈读书“专且博”，而且读书“实事求是，搜亡剔隐，一
言一句，鉴别古人所未到，时以笔诸书而广其副，嘉惠
方来”[1]573。
藏书家在阅读书籍时十分注意和讲究。司马光在读
书时，“必先视几案洁净，籍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
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唯手汗渍及，亦虑
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板，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
以次指，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读书时爱惜如此，
并感叹当时人不知爱惜书籍，儒者反不如僧道[1]24。这些现
在虽看来是繁文缛节，但于古代藏书家来说是习以为常
的事。宋末元初著名藏书家赵孟頫也认为，“善观书者，
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忽以爪侵字，勿以
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并
敬告后之得其书者“奉赠此法”[1]80。讲究书籍的阅读环境
与方式，既可以在读书时有良好的境界，又可以很好的
保护书籍。
古代典籍的流传范围相对较窄，极为容易散佚失
传。私家藏书虽然十分兴盛，但历代私密珍藏造成典籍
的巨大损毁引起了许多藏书家的警觉，因此将藏书公
开借阅、刊刻传布的观念不断兴起。北宋著名藏书家宋
敏求乐于将藏书借人阅读，他居住在春明坊时，喜爱读
书的士大夫为便于借阅书籍，争相居住在他家附近，以
至于当时春明坊的房子租金常比其他地方高一倍。明
代中叶浙江海盐藏书家姚士粦在《尚白斋秘笈序》中
说：“吾郡未尝无藏书家，卒无有以藏书闻者。盖知以秘
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何者？秘惜则青囊中
有不可知之秦劫，传布则毫楮间有递相传之神理。”因
此，他认为“以传布为藏，真能藏书者矣”[1]272，倡议将藏
书公开传布。毛晋是明末著名藏书家，他的藏书楼“汲
古阁”名闻天下，所藏宋本、孤本等珍贵书籍较多，他本
着流传典籍的无私精神，延请名士校刊《十七史》《十三
经》《津逮秘书》等书籍六百余种，世称“汲古阁本”，刻
印较精，流传广泛。在明末清初及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
内，汲古阁刻本乃是读者案头最常备的书籍，对文化、
学术的发展自有不小的贡献[2]69。清代著名藏书家张海
鹏更为直白地说：“读书不如藏书，藏书不如刻书。读书
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
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1]618因此他在读书治学之
暇，刊刻了《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等
丛书，共收书籍四百二十余种，大部分是流传较少的书
籍，对传播古代典籍作了应有贡献。藏书家所刻之书不
仅数量大，种类极多，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且极其珍贵
的文化遗产，而且质量极高，恢复了古书的原貌，为当
代和后世很好地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研究
提供了便利[3]106。
四、对高校图书馆的启示
古代私家藏书在分类、保护、利用等管理多个环节
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以使藏书能够保存久远，对现代
藏书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笔者在多地高校以及省市图
书馆发现，书籍损毁的情形如大面积的涂画、裁取书页
内容、书脊断烂等十分常见，就连珍贵的古籍和影印本
《四库全书》等也在所难免；有些书籍则可以检索，而书
架则绝无。相较于古人“爱书如命”的观念，今人的这些
作为不禁让人十分痛心。结合古代私家藏书管理的有益
经验，笔者认为现代高校图书馆应该可以在以下方面进
行提升：
首先，在新生入学时即进行图书馆书籍爱惜和保护
教育，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笔者曾在广东、福建、北京
等多地高校学习和访问，图书馆都有对新生的专门教
育，但以资源搜寻与利用为主，书籍保护教育较少，导致
学生爱惜和保护书籍的观念淡薄。学生在高校之前的学
习阶段，大部分都习惯在教科书、辅导书上涂画和写笔
记，这对学习自然有利，但也使图书馆藏书遭殃。许多学
生就是延续之前的习惯，在馆藏书籍上涂写刻画、折角
撕扯，甚至将感兴趣的内容截取出来。古代许多藏书家
如司马光、赵孟頫读书时，不仅追求优雅的读书环境，还
力求最大程度的保护书籍，维护书籍完好，而完好的书
籍本身也是读书环境的一部分。因此，高校图书馆应该
在新生入学时就加强书籍保护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读
书习惯，使馆藏书籍能较好地保存和延长使用寿命，更
好地为师生和社会服务。
其次，加强图书馆藏书的借阅管理。其实每个图书
馆都有较为严格的图书借阅管理条例，但对图书的保护
仍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原因在于管理的疏忽。福建某高
校图书馆设有“新书库”，是近年最新出版的书籍，但也
难免于涂写刻画。古代私家藏书，为使书籍存之久远，无
不重视书籍的管理，“天一阁”藏书就是凭借严格的管理
保存至今。图书馆既有制度，就应当严格执行，书籍借阅
和归还时，对书籍品质适当检查，有新的损毁应予以告
诫，严重者即进行相应处罚。严格管理不是吹毛求疵和
限制图书的使用，而是使借阅者可以遵守基本的规章制
度，共同构建良好的图书借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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